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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主义的误解：中国网络媒介中“性别对
立”现象的生成逻辑与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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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女性意识的持续觉醒，女性权益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互联网的深度普及则为这一议题的传播
提供了关键载体。整体来看，网络媒介使中国平权思想的传播与女性问题的解决呈现出向好态势，但仍存在显著
挑战：一方面部分女性对女性问题的溯源存在偏差，部分男性固守传统男权思想，另一方面两性中均存在对女性
主义内涵的错误理解，这使得男女之间的分歧逐渐演变为“性别对立”现象，且在网络媒介中表现尤为突出。通
过聚焦当代年轻男女的典型观点及引发公众热议的网络媒介事件，并结合传播学理论视角进行分析可见，“性别
对立”现象正呈现出扩大化趋势，其快速生成与持续扩散的内在逻辑值得深入探究。本文以“网络媒介语境下，
‘性别对立’现象因何扩大”为核心研究问题，从现象生成逻辑与传播机制两方面展开分析，最终提出以“相互
理解”为核心的化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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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ese women's consciousness continues to awaken, issues concerning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have increasingly drawn social attention, while the profound popularizatio-
n of the Internet has provided a crucial carrier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this topic. On the w-
hole, online media has fostered a positive trend in the spread of egalitarian thought and the
resolution of women's issues in China, yet significant challenges remain. On the one hand, so-
me women hold biased views on the root causes of women's issues, and some men cling to t-
raditional patriarchal mindsets; on the other hand, both genders harbor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connotation of feminism. This has gradually turned disagreements between men and wo-
men into a phenomenon of "gender antagonism", which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online m-
edia.By focusing on the typical views of contemporary young men and women and online me-
dia events that have sparked heated public discussion, and analyzing them from the perspec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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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 of communication theorie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henomenon of "gender antagonism" is
expanding, and the internal logic behind its rapid emergence and continuous spread deserves
in-depth exploration. Taking "why the phenomenon of 'gender antagonism' has intensified in t-
he context of online media" as the core research ques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
on from two aspects: its generative logic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finally proposes
solutions centered on "mutual understanding".

Keywords: Online Media; "Gender Antagonism" Phenomenon; Feminism; Generation Logic; Co-
mmunication Mechanism

引言
Meg Tully 在其研究中提出“千禧一代女性主义（Millennial Feminism）”这一区分概念 [1]，

这一作为在“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基础上，因数字时代特征更新而成的“第四次浪潮”女性主
义，其鲜明特质是借助网络社交媒体开展女性主义运动。互联网为女性提供了便捷的发声窗口，
成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与地位的重要平台，尤其为年轻女性及边缘化女性群体提供了现实场景中
难以获得的表达工具[2]，也因此成为女性主义传播的核心阵地之一。

但网络媒介的实践过程中，“性别对立”的矛盾也愈发凸显。典型案例如《脱口秀大会第三
季》中，脱口秀演员杨笠以幽默方式调侃男性的表演引发广泛共鸣，衍生出贬义词“普信男”（指
普通却自恋的男性）。这一词汇引发部分男性不满，在网络上引发了一系列针对男女两性之间的
对立与骂战，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杨笠也被一些媒体营销为“女权先锋”“女权斗士”，
被推上“性别对立”的舆论风口。更值得关注的是，有关新闻事件的舆论有时会呈现出莫名的“性
别对立”转向：“唐山打人事件”本是恶性伤人事件引发的“女性安全”议题讨论，却有部分激
进观点将施暴男性泛化为全体男性，挑动女性对男性的普遍敌视；“广州地铁偷拍事件”则从权
利侵犯上升到性别侵犯，其本质是过激情绪的猜测引发的名誉侵权问题，核心应是两性在类似场
景中的维权与应对策略，但最终演变为网络暴力，讨论焦点偏移为部分男性的“性别反击”与女
性对“猥琐男”的吐槽。

这些媒介事件共同昭示了“性别对立”已然成为显著的网络现象。“性别”“女权”等词汇
沦为可随意张贴的“标签”，“女拳”“田园女权”等概念的出现则进一步导致女性正当诉求被
误读与污名化，成为扭曲事件本质、深化两性矛盾的催化剂。从表象来看，“性别对立”现象的
发酵逃不脱无良媒体营销的推波助澜——它们截取、放大争议言论，刻意挖掘具有争论性的事件
并导向“性别对立”，以此博取流量、牟取“女权财”。但深层来看，无论是大范围的骂战还是
小范围的争论，“性别对立”的生成与扩大绝非单一事件、媒体营销所能完全解释。

需要明确的是，“性别对立”是一种“年轻”的网络现象，其形成与扩散仅历时十年左右，
这与女性主义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形成鲜明张力：为何女性主义长期追求的男女平等，在网
络时代反而催生出尖锐的“性别对立”？网络固然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传播土壤，但网络表象之下，
必然存在更为深层的生成根源与扩散动力。基于此，本文核心研究问题聚焦于网络媒介语境下，
“性别对立”现象的生成逻辑及其持续扩大的演化路径，以下将通过两个部分来分析。

1 误读与污名：“性别对立”现象的生成逻辑
“Feminism”自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多种中文译名，其中直到现在仍被使用的只有“女

性主义”和“女权主义”，在主要使用上又经历了“女权主义”向“女性主义”的转变过程。张
京媛认为，“Feminism”其实是“女权”（强调权利）与“女性”（强调性别）的结合，但由
于中文中并没有这样的复合词，因此必须选择其一[3]。事实上，“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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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词语实质上的不同理解。“女性主义”是对女性“性别”意义讨论，着重讨论女性的存在
价值，强调女性光辉及自我意识成长等话题，希望通过女性力量消除男女不平等价值观，是女性
诉求与身份的凝聚表达；“女权主义”则倾向于女性社会权益探讨，从探讨女性本身上升至社会
政治层面，具有“人的解放”和“文明进步”的意味[4]。

但在网络传播与现实演变中，这一概念逐渐被误读，进而产生污名化效应，成为“性别对立”
生成的核心根源。这种误读与污名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多重逻辑交织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以
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实际的演变中，“女权”一词被赋予了更多激进和仇男的负面意义。一方面，在中
文语境下，“女权”二字容易被误解为“男权”的“镜像词”，由于 right 和 power 在中文中
的表意文字有着相同的发音，其“权”的“权利（right）”表意常被误解为“权力（power）”。
另一方面，用以批评女性主义者具有攻击性的谐音词“女拳”（发音与“Feminism”强调权利
的译名“女权”相同）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误解。随着网络转发讨论后断章取义式的发酵，
“女拳”一词最终被部分人群用以称呼所有女性主义群体。女性的发声和活动，无论是否合理正
当，都一律被称为“打拳”以表示一种贬义暴力行为。“女拳”一词的出现使“女权”进一步被
污名化，不仅使部分男性对“女权”反感，部分女性也不敢提及。正如李英桃所说：“中国人一
谈起性别问题，常常会声明‘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好像自称女权主义者是丑陋的事。”[5]

其次，“田园女权”成为女性主义被误解和污名化的又一典型征象。杜云飞认为“田园女权”
有两大特征：一是发源于中国并具有本土化特征；二是囿于田园，具有只在口头上大张挞伐喊口
号而不身体力行的空谈性特征[6]。张冠男则认为“田园女权”是女性主义在中国被浪漫化或者说
是异化的变种，意味着“田园女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7]。“田园女权”实质上是一种“女
利主义”，它要求社会男女平等，却要求男性承担主要责任；以为女性追求最大化福利为借口，
享受着父权制社会所带来的红利，利己地蔑视男性、自诩特权等。然而，“女利”不过是父权思
想的变体，违背女性主义的基本主张。父权之所以施予女性特权，目的不在于向女性示好，而是
通过固化女性被关爱、被照料、被规训的客体特质，来实现自身在性别关系中的主导功能[4]。

此外，另一个重要表征则是“反向凝视”。凝视理论指出了“观看”中的隐性权力结构：观
看者具有以“看”来确定主体地位的特权，被观看者则在权力压力下，内化其价值观念进行自我
规训[8]。而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男性凝视”，指出女性总是处
于男性凝视下的第二性和被规训的客体地位[9]。而与之对应的“女性凝视”也在其后应运而生，
作为一种“对抗性观看”和“反向凝视”对占据凝视主体地位的“男性凝视”发起挑战[10]。Altman
Yuzhu Peng 在其文章中提出“女性化男性理想（Feminized Male Ideal）”概念，认为其在中
国年轻女性群体当中愈发流行，表现为对男性“小鲜肉”形象的追求（亦即“男色审美”）。[11]

部分女性借由这种对男性完美形象的想象，通过“反向凝视”规训男性形象向女性所期望的“男
性理想”转变。“女性凝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男性凝视”，但实质上与“男性凝视”
在外貌、身材、职业、衣着、妆容等方面为女性提出规范的行为具有一致性，同样蕴含着一种不
平等的权力结构。虽然不否认“反向凝视”存在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必须注意这一现象背后的极
端女权风险。

女性对女性主义的“误读与污名”，使得部分女性错误走上了“女拳”和“田园女权”道路，
也使部分女性羞于使用女性主义理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男性之所以对女权主义有着如此大的
抗拒，表层原因是对女性仇男现象的畏惧，深层原因是对“女权”一词的不理解，本质在于对女
性主义目标的不清晰和错误理解。男性对女性主义的误解和抗拒使得女性活动逐渐极端或走上错
误道路，女性对女性主义的误解和误用以及“女拳”“田园女权”等词产生的污名化效果也使男
性对女性主义产生恐惧和抗拒，两者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的作用闭环，使得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遭遇了极大的阻力。“性别对立”现象之所以产生，其根源正是在于男女两性对女性主义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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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和污名。

2 传播机制：“性别对立”现象的演化路径
“性别对立”现象的演化体现出了明显的舆论极化倾向。舆论极化，指的是同一议题争论无

法达成一致，因而分裂出持有互斥观点的两个子群体，而少有持中立观点者。[12]陈李伟、桂勇两
位学者通过质性观察和数据分析发现，在网络女权激进化趋势的初期，扩权女权（其“典型主张
是推翻男性主导的性别制度，建立女性主导的婚姻、生育制度”）由于其煽动性而更容易逐渐占
据主导地位，这种个别群体的极端化加剧了整体的群体分割，在同类聚集、信息茧房和流量竞争
等机制的作用下，舆论话语也逐渐极端化。[13]但两位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2012—2018 年之间，
关注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初期刚刚诞生的女性主义讨论。而到如今，扩权女权在微
博、小红书等主流社交平台日益盛行，发表极端言论攻击男性身份和行为，认为女性为“更优性
别”，主张颠覆现有性别结构，建立所谓的“母权社会”。这些言论受到部分女性追捧，形成一
股不可忽视的扩权女权群体。而部分男性在极端言论下逐渐趋同形成“反女权”群体，并与扩权
女权群体在网络上形成对立，“性别对立”现象呈扩大化趋势。与此同时，群体分割也发生在男
女双方群体内部，男性内部分化出“支持女权”和“反女权”两派，女性内部也产生了扩权女权、
平权女权、工具女权等群体，男女双方群体内部也纷争不断，“性别对立”情势也愈发复杂。由
此，可以发现“性别对立”相关舆论在这一过程中的极端化、扩张化与复杂化趋势。

接下来本文尝试溯源“性别对立”的传播路径，进一步总结“性别对立”现象扩大化的传播
机制闭环：同类聚集—群体分割—极端趋向—“对立”环境形成—新的同类聚集。将这一过程详
细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初创期和变化期。首先，新世纪尤其是在 2015 年以来网络社交媒体高速发展和
网民网络参与加深，与女性权益相关的网络媒介事件频频成为社会热点，一些网民注意到并开始
对这些媒介事件发表意见。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话语区隔和互动区隔，使得不同群体具有了相对
独立的特性，群体间的边界逐渐清晰，扩权女权、平权女权等各种群体开始出现。[13]接着，“信
息茧房”使得成员往往会基于个人偏好去选择信息，长此以往，就会将自身束缚于“茧房”之中。[14]

在数字时代，大数据加剧了这种个性化的选择，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顽固的“茧房”。群体成员
在这种情况下好似生活在“回音壁”之中，成员在群体内互动中发表观点，并得到同群体成员的
相似回应，并在此过程中加深自己的想法，群体言论也更加趋于极端。

第二部分是环境形成期。在流量竞争机制下，扩权女权和“反女权”言论由于其煽动性，在
网络中更容易占据可见地位和更多注意力而获取更多流量。然后，沉默的螺旋产生，更为平和的
其他女权群体的观点逐渐被“优势言论”淹没，并经由在网络媒体中产生了以扩权女权和“反女
权”言论占据优势地位的“拟态环境”[15]。对立的“拟态环境”正式形成，“性别对立”现象扩
大至一定阶段的顶点。最后，其他人群在互联网广泛的“性别对立”大环境中被浸润，并在“既
有倾向”的影响下逐渐产生个人想法并据此加入不同群体，形成新的同类聚集。在这一过程中，
前文所述这些被广泛讨论的网络媒介事件，就成为各群体在表达观点并“吸纳新成员”的“聚集
地”，成为“性别对立”最外化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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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性别对立”现象扩大化的传播机制

3 相互理解：解决“性别对立”的必然路径
尽管我们认识到，女性依旧处于两性在社会事实上的劣势方，“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传

统观念在今天依旧深入人心，女性仍旧是家庭事务的主力军，然而这些家庭事务所组成的家务劳
动往往被社会所忽视。大众总是习惯性地关注主流男性从事的更显性的“主外”工作，而忽视那
些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非市场、非商品化的家务劳动。由于这些家务劳动不产生交换价值而只产
生使用价值，不能以收入的形式呈现，因此父权制社会的关注更多会倾向于男性。[16]这种现实中
的性别不平等，虽然并非网络“性别对立”的直接诱因，但为相关议题的发酵提供了社会基础—
—部分女性将现实中的不满情绪投射到网络空间，部分男性则对女性的诉求产生误解与抵触，最
终催生对立。

但简单翻转同样是不可取的。电影《绝望主夫》塑造了一个男女颠倒的平行世界。在这个世
界中，男性是女性化的，女性是男性化的，相互之间调换了性格。男性负责相夫教子，女性则成
为中国社会所要求的男性模样。这样的安排看似是想通过男女两性之间的调换，来引发男性对女
性所承担的家庭责任的反思。但实质上，这种把“男尊女卑”变成“女尊男卑”的简单调换仅仅
只是基于男女两性之间的刻板印象所产生的。在刻板印象当中，男性总是充当着“乘风破浪”的
角色，更多处在商人、军人和消防员一类的具有开拓性的职业。与之相反，女性更多被要求承担
家庭照料和养育子女等家庭责任。《绝望主夫》陷在了“刻板印象”的漩涡里，给男女两性进行
“换汤不换药”皮相改变，看似是巧妙的喜剧手法，内里却是编剧狭隘的刻板印象在作祟。“女
尊男卑”的设定无非就是“男尊女卑”在另一个世界的翻版，甚至强化了“尊卑有序”的父权制
社会框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身处父权制社会下的男女两性遭受着同样的压迫，其中的重要表现就在于
社会性别的建构。社会性别是由父权制社会为男女两性建构的性别特征，或者说是一种性别刻板
印象，其“核心要义在于强调包括性别气质、性别角色分工等在内的一系列关乎男女两性差异的
特征是社会建构的结果”。[17]社会性别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如认为男性更理性而女性更感性、
认为男性更具攻击性而女性更温柔、认为公领域是男性领地而私领域归于女性，其“直接后果是：
使人们误以为某种性别就必须是某种样子的”。[18]社会性别看似“波澜不惊”，但往往是以一种
无声的方式影响着身处这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可以说“性别对立”现象正是在社会性别中展开
的。本文在第二部分提出，“误读与污名”是“性别对立”现象的根源。而社会性别本身作为一
种结构性力量，虽然并不直接导致“误读与污名”，但是在社会性别规范的深刻影响下，个体在
认知、理解和传播女性主义理念时，容易陷入刻板印象和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从而催生了对女
性主义的误读与污名。换言之，社会性别并不导致“性别对立”现象，但在人们关注社会性别这
一过程中所引发的“误读与污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性别对立”现象的产生。可以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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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作为父权制社会规训全体社会成员的手段之一，限制了男女两性选择自由发展的权利，将人
们框定在了固定的发展范围之中，对于男女两性来说都是一种无差别压迫。

尽管“性别对立”现象已经产生并且正处在持续扩大的过程中，但其中的焦点——女性主义
理论并不是“面目可憎”的概念。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一书中写下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
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一言[19]，显要概括了女性主义的本质目标—
—男女平等。实现男女平等，对于男女两性来说都是有利的。女性主义的目标正是对父权制的挑
战，而这种挑战在解放女性的同时也解放了男性。因此，在面对“性别对立”这一问题上，男女
两性理应是同盟者而非对立者。

而男女两性的相互理解，正是解决“性别对立”问题、实现“性别平权”这一目标的必然路
径。首先，男女两性需要认识到社会性别以及其下的父权制社会的深远影响。其次，男女两性也
需要正确理解所谓女性主义理论的思想内涵。最后，男女两性更需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将心比心
地思考对方的需求，尝试理解对方的言论和行为。也唯有通过相互理解，“性别对立”问题才能
根本解决。而在这一“相互理解”的过程中，除了男性和女性作为双方群体要做出努力，主流媒
体的正面引导、对于过激言论甚至网络暴力言论的法律完善与行政管控、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校的
相关教育的完善等等因素同样也是需要发挥重要作用的。

4 结语
总结来说，网络媒介时代的性别议题讨论，本应是女性意识觉醒到平权理念传播再到男女两

性携手共进的重要契机，却在概念误读、话语污名、流量裹挟与群体极化的多重作用下，异化为
愈演愈烈的“性别对立”现象。从男性视角的“女权”被曲解为“女拳”，到“田园女权”对女
性主义的负面传播，再到极端言论借“反向凝视”制造新的权力不平等，两性对女性主义核心内
涵的认知偏差，成为对立生成的深层根源；而同类聚集、信息茧房、沉默的螺旋与流量竞争构成
的传播闭环，则不断推动对立舆论扩大化，让理性对话逐渐被极端情绪取代。

事实上，女性主义的本质从来不是性别对抗，而是以男女平等为核心，打破父权制对两性的
双重束缚，既解放身处于结构低端的女性，也解放被规训的男性。身处同一社会结构之中，两性
并非天然的对立面，而是追求公平正义、实现个体自由发展的同盟者。消解网络性别对立，既需
要两性跳出二元对立思维，正视彼此的现实困境与合理诉求，回归相互理解的理性轨道；也离不
开主流媒体的正向引导、法律对网络暴力与极端言论的约束，以及教育层面对性别平等理念的普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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